
5月28日 晴
五月底的江南，天气已经燥热难

耐。马尔康海拔2540米，夜晚仍有些

寒意。叠床加被，一觉天明。

马尔康，在藏语中意为“火苗旺盛

的地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首

府。长征时期，红军在马尔康三进三

出，转战停留16个月间，召开了5次重

要的政治局会议。军民融洽，关系和

谐。当年红军在马尔康乡村，书写、錾

刻的许多革命标语，历经 80 余年的风

雨剥蚀，大多保留完整，清晰可辨。

一早，我们赶往“马尔康红军长征

纪念馆”。纪念馆位于离城不远的卓

克基小镇。提起卓克基，不由得让我

想起一段并不美好甚至残酷的史实

——它是曾中生的遇难地。曾中生是

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也是一位我党

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他与徐向

前、王树声等身经百战，历尽艰难，率

领红四方面军一路转战到了雪山草

地。却因与喜欢排斥异己、独断专行

的张国焘的错误言行作过斗争，结果

被张忌恨关押，并于 1935 年 8 月遇

害！红军长征以及革命成功之路，正

是由千万先烈包括曾中生他们的鲜血

铺就的！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下辖马尔

康、小金、阿坝、若尔盖、红原、汶川、松

潘、九寨沟等 13 个县市。它们均为革

命老区。在中国革命处于危难关头，

为支援红军，阿坝州的藏、羌、回、汉各

族百姓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在红军过境、驻留的一年

多时间里，人口仅有二三十万的阿坝

州人民，却承担了支援 10 万主力红军

给养的艰巨任务。仅提供牦牛为主的

各类牲畜，就达 20 万头以上。毛泽东

主席曾经几次高度评价藏羌人民对革

命事业的贡献，并非常形象生动地称

之为“牦牛革命”。

在红原，我们瞻仰了红军长征过

草地纪念碑，然后驱车若尔盖。以昨

天为界，过去的十数天长征新旅，我们

几乎每天穿行于大山之间与峡谷深

处。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川西北高

原上的若尔盖草原。

云白风清，天高地阔，展望无际。

五月的若尔盖草原，牧草青青，宛如一

颗镶嵌在川西北大地上的绿宝石。草

原上牛羊成群，波光点点，黄花遍地。

它让我想起春天时候，南方漫山遍野

的杜鹃。伫立南望，让我记起一张永

远年轻儒雅，相貌俊秀的面孔。

之所以对其特别念想，因为他是

我们的老乡，来自浙江的湖州。他也

是红军长征中的一员，他的人生是一

个传奇。这位坚定的共产党人，自

1929 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

科以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和勤奋廉

洁，赢得上司器重。其后他为组织提

供了大量情报。国民党前几次的“围

剿”计划刚刚制定，甚至尚未下发作战

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他巧妙地送

到了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毛泽

东、朱德的面前。

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

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

被捕叛变。又是他危急关头，智取情

报，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使得周恩

来有时间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江

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

即转移，免遭没顶之灾，为保卫中共中

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身份暴露后，他奉命离开上海进入

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

副局长等职。1934年10月，他也随同

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旅程。遗憾的

是，1935年3月29日，中央红军在第二

次过乌江时，遭遇敌人飞机轰炸、袭击，

他不幸牺牲，永远倒在了乌江的边上。

因此，他未能长征北上，来到若尔盖草

原，一览辽阔无边，鲜花盛放的草原风

光。更未能亲临会师现场，欢歌载舞，

迎候红军长征的胜利曙光。这一位卓

越的革命先烈，就是被称作我党情报工

作三杰之一的钱壮飞！

登上高坡，举目远眺。若尔盖草

原，余晖晚照，一望无垠。黄河九曲，

波光粼粼，迤逦东去，奔流到海。诚如

长征之路与革命征程，艰难曲折，道路

崎岖，但终归迎来朝霞，一步步走向胜

利！

若尔盖草原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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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枝袅袅风缲出

□应忠良

□朱章台

我的老家在古山镇坑口村，旧称

沛国郡二十六都。曾有“黄花涧”的美

誉。礼部尚书程文德称这里是“出于

华釜栖霞间，潜溪会石泉，遍地多黄

花”而得名。明代开国元勋刘基云游

华釜山后，也盛赞这里：“崇山峻岭，山

势陡峭，是藏龙卧虎之地，是永康之巨

族也，居此可发矣！”

我家老屋在村中心的大明堂。

相 传 清 乾 隆 皇 游 江 南 时 曾 在 此 少

住。所以村中许多地名至今还保留

着当年皇宫御驾时的色彩。如“太皮

门”，是当年专为皇帝安全而在村四

周路口特设的“铁皮门”。村南的“尚

新屋”，是皇妃娘娘们居住的深闺宅

院。村东的“尚书院”，是专供贵族子

孙们读书玩耍的地方。而我们的“大

明堂”则是皇族大小爷们的跑马场。

可以想象，这里也曾经是“歌台暖响，

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的热

闹场所。

明堂分前、中、后三大部分。中间

有条小沟隔着，可以出水。上面用石

板盖着，既美观又不影响交通。明堂

四周有三十多间房子，住着二十多户

人家，近两百人口，也算是一个大宅院

子。

明堂究竟有多大？老人说，六月

晒谷可晒一百多条地簟；正月迎龙灯，

三百多条的长灯可在院子里自由翻转

旋舞，四周还站满上千观众。

大明堂在村中心，地方开阔平整，

四周还栽有很多柳树、梅树。冬去春

来，梅花盛开，杨柳依依，真是一大美

景。监夏时，柳荫遮盖着院子，又是十

分凉快。再加上明堂南端即是坑口母

亲河潜溪水从身边汩汩流过，水风一

吹，真让人沁人心脾。所以，这里自然

成了村人戏耍的中心地方。我们村是

一个有一千六百多人口的大村，一年

四季游人不断，常常热闹非凡，像集

市、娱乐场一样。

我在这大宅院子里出生，并在这

度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少年时光。往事

如烟，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美妙的回

忆，让我用一生的时光来怀念。

思念故乡的心情，每到新年格外

急切。独自在外总不免泪水涟涟。刘

长卿的诗句时时在心头回响：“从今又

几年？”

我二十岁时与兄长一起在村北

造了新房，后到外地求学谋生，很少

回到故乡，更未到童年住处大明屋一

走。今年清明节，我偕同子孙们一起

回家祭祖，特地抽时间到大明堂走

走，看看阔别半个多世纪的童年梦幻

之地。

一走进大明堂前厅，我立即大吃

一惊。原来热闹美丽的场所变成杂乱

不堪的废墟，大部房屋已倒塌，堆满碎

片砖瓦，整个明堂住着两个老奶奶，寂

静无声。

我站在瓦片堆上努力寻找我家老

房子，可它也只剩下废墟一片。原来，

我家老房子已倒败多年。正当我无限

伤感时，突然发现前面一棵大柳树。

我家的这棵柳树，曾经陪伴我长大。

我飞速地跨过瓦砾堆，冲上前去一把

紧紧抱住柳树，把脸紧紧贴在树皮上，

久久不动。眼圈一下湿润了。

近百年了，柳树尽管已被截去一

大树枝，树皮也布满疙瘩，呈现出苍老

久经风霜，但还是虬劲冲天，枝桠丛

生，绿叶茂盛，一点也不亚于七十年前

的雄姿。她像一个时代老人精神矍

铄，显示旺盛的生命力。

远房侄子过来告诉我，这些房子

已倒塌多年，这里的老住户也都在新

村造了新房。坑口新村建设已初具规

模。不久的将来，一幢幢崭新的高楼

将在这里拔地而起，一个现代化的新

农村将在这里呈现。

是的，国家大变样，农村也在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柳丝袅袅风缲出，草缕茸茸雨剪

齐。晚上回到家后彻夜难眠。故乡的

情景又一幕幕地闪现在面前——

全院子几十间房子没一把锁，有

些住户连晚上也不闩门。

楼上各户之间特地留空间不相

隔，以便自由出入。

家里没人，来了客人也没事，自有

邻居过来烧点心给客人吃，然后到田

里找你。

一户人家杀猪了，猪三腑全院分。

这就是故乡，情意浓浓的让人一生

永不忘怀的故乡。故乡是祖，故乡是

根；故乡在，家就在。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一生在天

涯海角奔波的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要

回到自己最亲爱的父母身边。

我永远记住伟大诗人艾青一句

话：我眼里噙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太深。

月是故乡明，家永远是故乡亲。

白鹭
（三首）

□张建新

白鹭是落入民间的鹤

鹤在云上，而白鹭低飞

或常在清水田间单脚独立

我仍无法接近它

它与我们保持的微妙距离

始终处于完美的黄金分割线

它在泥塘里啄食田螺

加深你对一个幻觉的信任

在已知与未知之间

滋养了最为丰茂的星辰雨露

白鹭作为见证者而存在

它低飞是为了止住动荡

它静默是吁求忘记迷津

白鹭

去江边，要翻过江坝

穿过防护林也要经过草地上

数只白鹭的注视

你突然踌躇起来

感到艰难，苍翠之心

像衰落的江水隐入暮色

野火烧过的草地上

有人留下空空酒瓶

他的未来是否

仍在白鹭的注视之下？

入秋后，早晚开始慢慢凉爽

白鹭排箫般的翅膀

张开又合上，你暗自庆幸

自己的愤懑和焦虑

因白鹭的存在得以过滤

它甚至从古典精神里

张开翅膀拥抱了你整个阴影

白鹭

清晨，白鹭在湖边洗浴

每天有闪亮的颠簸

从那因破损而封闭的道路

传递给我们，白鹭

是我们尚未抵达的词语

看到就不会忘记

这两天破损的路面得以修补

黑色膏药般贴在上面

从城西到城东我们经过

打呵欠的人卖菜的人

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个词语

并用世俗的期待擦亮它


